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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程莉莉顾威
1986

年
8

月
3

日
，

沈阳市公开宣告
：

对
经整顿和拯救无效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正式
进行破产处理

。

这虽是一家仅有几十名职工的小型集体
企业

，

却是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
的公有制企业

。

这个消息即刻引起了轰动
。

日本广播电
视公司驻北京记者的电传打字机上出现了如
下字样

：“

中国
———

改革的一项重大试验
”。

一
些外电甚至称之为

：“

中国东北的沈阳发生了
‘

地震
’，‘

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
’。 ”

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前任厂长石永阶和沈
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韩耀先

，

也和这个新闻
事件一起

，

被记入了历史
。

前者被媒体描述为
“

第一破产厂长
”，

后者因具体实施了该厂破
产而被称为

“

破产法规第一人
”。

2008

年秋
，

记者来到沈阳
，

重新拜访了
这两位历史的见证者

。

此时
，

已是沈阳市防爆
器械厂

（

文中简称沈爆
）

破产
22

年之后
，

破产
制度在中国日渐完善

，

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
机制已经建立

，

企业
“

只生不死
”

的怪象早已
成为往事

。

“

这个厂的故事
，

写出来
就是厚厚一本书

”

石永阶今年已
81

岁高龄
，

住在沈阳市皇
姑区塔湾街向阳社区

。

这是一片建成年代颇
久的普通小区

，

七层的居民楼楼道狭窄
、

外墙
已经灰白

。

向阳社区
，

也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原
址

。

现在
，

这里已看不到关于这家工厂的任何
遗迹

。

石永阶的家是套普通的两室一厅
，

面积
不大

，

家具和装修已显得老旧
，

各处摆放的日
常用品让空间看去更加拥挤

。

石永阶和老伴住在朝阳一间约
10

平方
米的屋子里

，

床头的墙上挂着八九张老相片
，

其中一张是
10

年前石永阶参加中央电视台
《

实话实说
》

节目录制后
，

在天安门与韩耀先
等人的合影

。

“

这个厂的故事
，

写出来就是厚厚一本
书

。 ”

石永阶说
。

1966

年
，

沈阳市变压器厂职工家属成立
了一个生产组

，

在一无资金
、

二无设备
、

三无
产品的情况下

，

仅靠变压器厂资助些旧砖瓦
、

木料
，

家属捡砖头盖起了一间
80

平方米的厂
房

———

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前身
。

厂
里

40

多名职工
，

除了两名因经济问题刑满释
放人员是男的

，

其余都是家庭妇女
。

“

当时这厂没领头的
，

那大汽油桶烧着火
冒着烟都没人管

，

大伙找到我
，

让我领他们生
产

，

我就去干了
。 ”

石永阶回忆说
。 “

开始连买
肥皂都没钱

。”

白手起家
，

生产点螺丝
、

垫圈等
产品

，

后又组装过电焊机
，

企业完全是自负盈
亏

，

有活就干
，

无活就散
，

挣钱就开支
，

停产就
回家

，

上边既不干涉也不保底
。

“

1976

年这个厂开始做汽车泵
，

来个厂
长

，

之后又来个业务员
，

那时候是计划经济
，

上面要产值要数量
，

质量好坏可不管
。 ”

石永
阶回忆

，“

1976

年开工
，

一年后就开始大批生
产

，

一天竟能产个百八十台的
，

可是卖出去
10

台就让人给退回来三四台
。

最后积压了
2000

台
。 ”

“

后来
，

上面派下来的这两个人看企业债
务太多

，

把乱摊子一扔就走了
，

上级单位重新
派人当厂长

，

搞两天不行就调回去
，

走马灯似
地换

。 ”

两年之后的
1978

年
，

是共和国具有重大
转折意义的一年

。

改革开放初始
，

国家经济形
势发生变化

，

国民经济面临调整
。

此前
，

人们普遍有种观念
，

认为全民所有
制经济优越于集体所有制经济

。

在这种思路
的指导下

，

按照专业化归口
，

沈爆这家不起眼
的小厂

，

像当时很多其它小厂一样被上收
，

由
国营企业进行领导和管理

。

工人们发现
，

企业
和过去不一样了

，

领导上边派
，

经营有人管
，

就
是劳保福利也都参照国营企业

。

但在另一方
面

，

经营上却没有任何起色
，

甚至每况愈下
。

企业普遍吃大锅饭
，

严重亏损
、

债台高

筑
，

而当时政府部门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搞拉
郎配

———

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这样经营不好
的企业强行安排给好的企业进行管理

。

结果
亏损企业的经营作风

、

沉重的人员债务包袱
往往也被转嫁给好的企业

，

好企业由此被拖
得濒于倒闭的不在少数

。

据一份资料统计
，

自
1978

年上收以后直
至

1985

年被破产警告的七年间
，

沈阳市防爆
器械厂曾先后划归

7

家企业管辖
。

与此相应

地
，

厂长和书记也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
，

仅
1980

年后的四年里
，

就有总计不下十几个人
做过厂长

。

到被实施破产警告的前几个月
，

这
家仅有

5

万多元固定资产的工厂
，

欠的外债
已经高达

40

多万元
。

从
1984

年开始
，

韩耀先
就和

“

破产
”

两字
“

纠缠
”

至今
石永阶面对的是一个如此状况的沈爆

，

而韩耀先等政府工作人员所面对的
，

却是一
系列生存艰难的企业

。

在一间清静
、

明亮
、

简单的办公室里
，

年
近古稀的韩耀先向记者讲述了

20

多年来他
亲历的

“

破产故事
”。

由于实施了百余家企业
的破产工作

，

他一度被外界称为
“

送葬队长
”。

实际上
，

他面容慈祥
、

为人和蔼
，

全然不似这
个称号那样可畏

。

从退休到现在已经快
10

年了
，

韩耀先仍
一直不得清闲

，

始终和破产企业
“

纠缠
”

在一
起

，

他每天准时到办公室
，

处理以往破产企业
的遗留问题

，

并给一些咨询破产的企业出谋
划策

……

韩耀先说
，

从今天的眼光看
，

在沈爆坎坷
命运的背后

，

可以看出
，

一个权责不清
，

人权
、

事权
、

财权混乱的企业
，

几乎不可能在市场上
生存

。

而当时
，

这样的企业机制普遍存在于公
有制企业当中

，

管理好的企业
，

生存状态好一
些

；

管理差的企业
，

在倒闭边缘挣扎
，

想
“

死
”

都
“

死
”

不了
。

新中国成立几十年
，

新生了无数
家企业

，“

死
”

的企业却一家没有
。

参与新
《

破产法
》

制定的企业重组问题专
家

，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说
，

千万不能把
企业破产当成是一个企业的死亡

，

而应看成
是一个企业的重生

，

不通过破产程序
，

一个没
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的各种资源

，

都不能得
到市场的重组

，

继续发挥其市场价值
。

当年
，

人们的认识显然还没能上升到这
个层次

，

如何处理没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
，

安
置企业职工

，

是一个让当地政府部门心焦的
难题

。

1985

年
，

沈阳市劳动
、

税务
、

工商等政府
部门组成调查组

，

筛选出了
43

户资不抵债
、

长期亏损
、

难以扭转局面的企业
，

对于其中达
到破产界限的企业

，

调查组反复论证
，

选择了
11

户
，

在此基础上最终选定
3

户企业
，

按照
一份文件规定实施了

“

黄牌警告
”。

这
3

家企业分别是
：

沈阳市防爆器械厂
、

沈阳市农机三厂和沈阳市五金铸造厂
。

而之
所以对这

3

家企业发出
“

黄牌警告
”，

是借鉴
了足球比赛中的

“

亮黄牌
”

之意
。

调查组实施
“

黄牌警告
”

所依据的文件
，

全称是
《

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
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

》，

这是新中国首部
关于企业破产操作的法规

。

这份文件的起草
者就是韩耀先

。

韩耀先开始研究企业破产问题
，

是在
1984

年
。

当年
6

月
，

研究集体企业如何进行破产
倒闭的任务下达到了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
室

———“

这些经营不好
，

不能够生存的企业
，

到底怎样处理
，

能否进行破产倒闭
！

最好拿出
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

。 ”

“

破产倒闭
”

这一词
，

终于出现在了新中
国经济运行中

。

“

因为有企业工作的经历
，

任务落到了我
的头上

。 ”

韩耀先说
。

3

个月后
，

他拿出初稿
，

却没想到
，

这份
30

多条
、

3000

多字的文件上报一星期后
，

被
退了回来

。

市政府领导在上面批了一大段话
。

“

现在这段话我都记得很清楚
，

复述差不
了一两个字

。 ”

韩耀先说
———“

市长批示
：‘

企
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

，

不是人为的关闭
……

企业倒闭了
，

职工怎么办
？

救济金怎么
发

？

此文件很重要
，

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
行

！ ’”

寥寥数语如惊雷
，

让韩耀先重新思索
。

他
发现自己整个初稿的起草

，

事实上还没有脱

离几十年人为关闭企业的思路和观念
，

而企
业倒闭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

，

是经济发展客
观产生的必然现象

，

应该用经济规律
、

经济杠
杆去引导企业

，

而不是靠政府行政命令
。

经过深入的调研和思考
、

到北京向专家
取经后

，《

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
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

》

的完整意见形成
了

，

最终变成了沈阳市政府沈政发
（

1985

）

24

号文件
———

这就是被人们俗称的共和国
“

首

部破产法规
”。

这部法规经历了
10

个月的酝酿
，

6

次修
改

，

在一片争论声中
，

在各种各样怀疑
、

观望
、

不安
、

等待的目光中出台了
。

然而
，

这部意义
重大的法规

，

却没有一家报社敢于刊登
。

理由
是

“

国家还没有破产倒闭的先例
。 ”

最后
，

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从集体经
济联合会的账户上拿出

1

万元
，

以广告的形
式在

《

辽宁经济报
》

上全文发表了
。

石永阶抽着闷烟的照片
，

发表在各大媒体
随后

，“

破产警戒通告
”

也见诸报端
。

沈爆
的生命接近尾声了

。

“

这等于宣布我们厂信誉扫地
，

原来就不
多的订货单位纷纷要求解除合同

。”

沈爆职工
们回忆说

。

当时人们的头脑中普遍有种观念
：

企业
“

倒闭
”、“

破产
”

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有名词
，

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时期
，

工厂才纷
纷倒闭

，

职工饥寒交迫
，

老板跳楼自杀
。

“

要改革
，

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认识问题
。”

韩耀先说
，

当时人们的认识普遍
“

上不去
”，

听
说要破产以后

，

哭哭啼啼的
、

扬言上访静坐
的

、

要买敌敌畏自杀的
……

大有人在
，

好多人
都认为这是奇耻大辱

。

为了免于
“

一死
”，

三家被
“

黄牌警告
”

的
企业使出浑身解数

，

力图挽狂澜于既倒
，

但结
果却是喜忧参半

。

沈阳市农机三厂和市五金
铸造厂化压力为动力

，

起死回生
，

而沈爆仍是
复苏无望

。

凛冽的时刻终于到来了
。

在发出
“

黄牌警
告

”

整整一年后的
1986

年
8

月
3

日
，

沈阳市
政府迎宾馆内

，

破产大会如期召开
，

150

余人
的会场

，

只有几十名中外记者的相机快门声
和主持人的讲话声

，

气氛严肃
、

紧张
，

甚至有
些悲情

。

着装威严的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
宣读了

《

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破产通
告第一号

》。

随后
，

一位神色憔悴
、

面容疲惫的
30

多岁男子上缴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营
业执照

，

这就是时任该厂厂长的王刚
。

彼时
，

石永阶离开该厂已近
2

年
，

但因王刚是上级
单位

“

派来的
”，

不算正式厂长
，

于是
，“

第一破
产厂长

”

的称号落在了石永阶的身上
。

短短
200

余字的通告
，

终结了沈爆的苟
延残喘

。

在即将摘下的
“

沈阳市防爆器械厂
”

的牌
子上

，

挂着一个不知何人
“

敬献
”

的小花圈
。

没
有挽联

，

没有语言
，

小小的花圈说明了一切
。

工厂破产后
，

企业所拥有的财产
，

全部用
于偿还债务

。

因企业破产失去工作的职工
，

由
劳动部门按待业人员进行管理

、

培训和组织
就业

，

同时鼓励他们自谋职业
。

全体
“

待业
”

职
工在半年之内

，

可以领取其标准工资的
75%

作为倒闭救济金
，

半年之后救济金改为每月
30

元
，

又两年之后将由民政部门按社会救济
金标准发给

。

1986

年
8

月
25

日
，

身为厂长的石永阶
抽着闷烟

，

看着工人们领取救济金证
，

心里百
感交集

。

一位摄影记者记录下了这个画面
，

后
来

，

这幅名为
《

倒闭的滋味
》

的照片发表在各
大媒体

，

石永阶成了风头浪尖上的新闻人物
。

破产
，

破掉了沈爆职工们
“

稳
”

的感觉
。

在
厂里做技术工人的张希勇

，

和爱人是厂里的
双职工

，

企业破产以前
，

职工几个月开不出
支

，“

经营状况不好
，

按照厂里的规定
，

年轻的
职工还不让走

，

越年轻越不许走
。

看着企业不
行了

，

想出去都办不到
。

那段时间别提多难过
了

。 ”

当时
，

石永阶也
“

恨
”

韩耀先
，“

主要是因
为他驻厂那么久

，

要搞破产
，

也没问问我的意
见

。 ”

但
20

多年后的今天
，

石永阶已经释怀
了

，

当初的
“

仇人
”

韩耀先也已成为他的莫逆
之交

，

二人时常打电话互相问候
，

如同老朋友
般亲密无间

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
，

对于改革的艰难
，

越来
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接受

。

距离沈爆破产
10

年以后的
1996

年
，

当拥有
2000

多名工人的
另外一家当地企业破产时

，

韩耀先到该厂讲
话

。

当他讲到企业破产了
，

职工会得到新的安
置

，

政府会安排再就业时
，

全场爆发出热烈的
掌声

。

在沈爆破产
4

个月以后
，

1986

年
12

月
2

日
，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（

试行
）》

在
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多数票获得通过

。

此时
，

有
关企业如何退出市场的问题有了统一的法律
依据

。

此间
，

除了沈阳
，

其他城市如武汉
、

重庆
、

太原等地也先后对
10

余家集体所有制企业
、

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了破产试点工作
。

“

改革就像在刀尖上跳舞
，

充满了风险和
艰辛

。 ”

韩耀先说
，

最初
，

人们对改革不理解
，

如今他们享受到改革的成果
，

开始理解当初

的艰难
，

随着人们的理解从浅到深
，

相应地
，

改革也由浅往深推进了
。

1994

年
，

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开始组织
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成立起草组

，

开始修订
试行

《

破产法
》。

2007

年
6

月
1

日
，

修订一新的
《

中华人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
》

正式施行
，

这部
《

破产
法

》

对各种所有制类型企业
，

都有了应对的办
法

。

在新
《

破产法
》

修订过程中
，

自然人破产的
概念

，

也被提了出来
。

“

过去破产只针对公有制企业
，

现在破产
的适用范围把非公经济和外资企业也包括进
去了

。”

韩耀先说
，“

破产制度越来越完善了
。”

卖豆腐让石永阶没再破产
石永阶的脚步

，

并没有因为沈爆的破产
而停止

。

刚开始
，

在工厂破产后的一段时间里
，

石
永阶觉得没脸见人

，

在家呆了半年
，

老伴的右
眼也因上火而失明

。

“

后来我想通了
，

厂子倒了人不能倒
。”

于
是他重整旗鼓再干防爆

。

“

开始就是赌气
，

不信自己不行
。”

他东拼
西凑借了

1400

元钱
，

在家门口挂起了沈阳市
长城电器开关厂的牌子

，

开始生产防爆开关
等产品

，

并为自己生产的防爆产品注册了
“

长
城

”

牌商标
。

在石永阶的带领下
，

他的长城电器开关
厂最初经营得很好

，

每年赢利可达到
10

万
元

。

但到了
90

年代初
，

由于
“

三角债
”

问
题

，

工厂开始亏损
，

资金运转困难
。

石永阶
感觉好像又回到了

1986

年
，

他召开了全体
职工大会

，

会上发誓
：“

我石永阶绝不第二
次当破产厂长

！ ”

他宣布工厂停止生产防爆
器材

，

马上转产做豆腐
。

石永阶看到的
，

是
做豆腐生意不存在企业陷入被欠账拖垮的
泥潭和风险

。

石永阶坚持选用优质黄豆
，

不添加任何
色素与调味品

。

豆腐在沈阳市场的价格是
l

元钱一块
，

石永阶做了
“

让利下岗职工和老百
姓

，

8

角一块豆腐
”

的招牌
。

豆腐坊坚持了下
来

，

后来
，“

老石头大豆腐
”

成为沈阳市
“

名牌
产品

”

和
“

沈阳市民放心食品
”。

在沈爆破产之前
，

石永阶是在计划体制
内工作

。

破产之后
，

他是在市场里打拼
。

“

这很不一样
。 ”

他说
。

在石永阶自己打出一方天地的时候
，

韩
耀先却依旧需要面对国企改革的难题

。

“

破产只是国企转制
、

改革的一种形式
，

但不是惟一的形式
。

对于
‘

问题国企
’

退出市
场

，

动大手术是惟一的办法
，

不是在企业内部
改制

，

而是从根本上转制
。

在体制不变的前提
下

，

再高明的医术对于这样的企业也回天无
术

。 ”

这些年里
，

国企改革从早期的
“

放权让
利

”、 “

拨改贷
”、“

利改税
”，

一直到今天的股
份制

，

每一步
、

每一个方向都牵动着像韩耀先
一样的改革者们的思绪

。

“

改革是艰难的
。”

韩耀先认为
，

改革必然
会冲击旧的经济体制

、

行政管理
、

劳动就业
、

干部管理
、

社会福利以及所有制结构
，

迫使它
们从各自角度做出重大变革

。

现在
，

韩耀先仍关注着国企改革的步伐
，

虽然已退休
，

他的桌上仍放着一本厚厚的
《

中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
》，

这部法律已于
2007

年
6

月
1

日正式实施
。

石永阶自己的豆腐坊平稳地经营着
，

一
直开到了前年

，

由于拆迁
，

他索性不干了
，

彼
时他已

79

岁高龄
。

不过
，

石永阶也没有闲下
来

，

为当初破产企业的职工们办理医保
，

成了
他的新工作

，

今年
，

这份工作终于完成了
。

不破不立
被外界称做

“

第一破产厂长
”

的石永阶
，

至今仍为当初破产企业的职工们忙碌
。

为他
们办理医保

，

成了他的新工作
。

图为石永阶的
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职工们的名单

。

本报记者程莉莉顾威摄

被称为
“

破产法规第一人
”

的韩耀先
，

从
亲手实施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开始

，

至今
已实施了百余家企业的破产工作

。

图为韩耀
先手拿

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
》。

本报记者程莉莉顾威摄

上图
：

新中国最早的破产通告
———《

沈阳市
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破产通告第

1

号
》，

短短
200

余字
，

宣告了沈爆的破产
。

韩耀先供图
右图

：

1999

年
10

月
28

日
，

韩耀先
（

中
）

与石永阶
（

右
）

在天安门前留影
，

搞破产时的
“

仇
人

”

变成了朋友
。

韩耀先供图

石永阶居住的向阳社区
，

也是沈阳市防
爆器械厂原址

，

现在已经没有关于这家工厂
的任何痕迹

。

本报记者程莉莉顾威摄

二

0
0

八
年
八
月
十
四
日
，企
业
破
产
二
十
二
年
后
，石
永

阶
点
燃
一
支
烟
，回
首
往
事
，仍
有
无
限
感
慨
。

本
报
记
者
程
莉
莉
顾
威
摄

一
九
八
六
年
八
月
二
十
五
日
，企
业
破
产
二
十
二
天
后
，曾
任
厂

长
的
石
永
阶
（左
一
）抽
着
闷
烟
，看
着
工
人
们
领
取
救
济
金
证
，心
中

百
感
交
集
。这
幅
名
为
《倒
闭
的
滋
味
》的
照
片
发
表
在
各
大
媒
体
，让

石
永
阶
成
为
风
头
浪
尖
上
的
新
闻
人
物
。

郑
鸣
摄


